黃友棣  教授

黃友棣教授，民國元年(1912)生於廣東省高要縣，(與六組惠能之出生地新興縣為鄰，同屬肇慶府治)。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教育學士(1934)。曾獲英國聖三一音樂院高級提琴證書(1935)。英國皇家音樂願碩士學位(1955)。中國對日本抗戰期間，隨省政府內遷奧北，歷任教職於省利益專音樂科與國立中山大學師範學院；直至戰後復員，仍繼續兩職。在此期間，歌曲創作，為數頗多，流傳廣遠。

1949年，大陸變色，被聘赴香港執教於珠海書願。1957年赴歐洲進修，遍訪名師，研求中國風格作曲技術。獲得義大利羅馬滿德藝術學院作曲學位。1963年返回香港任教，勤於創作。1968年為我國音樂年，應教育部之聘，返國講學兩月，以提升音樂創作風氣。1987年從香港珠海書願退休，返國定居於高雄，潛心著述，協助社會樂覺工作，不遺餘力。

近十年來，黃友棣教授所作之合唱佛歌，為數不少；其所作的“應無所住”(金剛經摘句)，“波若波羅蜜心經”，“曹溪聖光”(歌頌六祖惠能之清唱劇)，歌聲早已風行四海。自從1991年以來，黃教授為圓照寺如來之聲合唱團所作之佛歌，數目已在六十首以上。作詞者包括廣仁法師，曉雲法師，敬定法師，陳朝欽居士，內容豐碩。最近並已完成十個樂章之清唱劇“眾福之門”，由敬定法師作詞，榮耀地藏菩薩之偉大聖蹟，可以闡揚孝道，匡扶社會，克盡“以樂弘法”之本旨。

歷年來，黃教授所獲音樂獎項，擇其重要者，有：中國文協獎(1952)，教育部文藝獎(1963),華僑創作獎(1964)，國父百年紀念獎(1965)，中山文藝獎(1967)，教育部社會教育服務獎(1967)，音樂年文藝獎章(1968)，僑委會海光獎章(1968)，中國文藝協會第二十四屆榮譽獎(1982)，國家文藝獎之特別貢獻獎(1983，與韋瀚章、林聲翕同時領獎)，行政院文化獎(1994)，中華文化復興節，高雄市政府頒贈傑出樂人獎(1996)，高雄市文化基金會頒贈特殊優良文化貢獻獎(1997)，終身成就獎(2000)；論著與樂曲方面，三民書局(東大圖書公司)滄海叢刊，在近二十年來已印出其樂教文集共十二冊；幸運樂譜社印行其音樂作品專集十一冊。1997年2000年，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，皆有印出傳記專集，列於文化資產叢書之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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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真常節奏的人生

2、 佛歌創作的路向

3、 結語

〝自性與中道超越〞

佛教音樂語言探索與開創

黃友棣

壹、真常節奏的人生

　　先認識〝音樂何以能改善個人的品德〞，然後找出佛歌創作的路向。

　　希臘諺云：〝七位藝術女神，同屬一家，而以音樂為長姊〞。七位女神是音樂、舞蹈、詩歌、文學、繪畫、建築、雕塑；她們都是以節奏為靈魂。其節奏之表現，可能是聽的或看的，動的或靜的；所以能感動人心，乃是通過生理而達心理。因為音樂的節奏，表現得最為明顯；故被列為七藝之首。

　　音樂的節奏，其基礎只是強弱拍的交替進行；然而，偶數與奇數的拍子，加入切分拍子，又加入速度之快慢，曲調之高低，音色之變換，便創造出無窮的感情境界。例如：漸慢、漸快、突慢、突快、漸慢漸強、漸快漸強、漸慢漸弱、突慢突強、突快突強、突慢突弱、還有輕重不同的頓音、半頓音、斷音、半斷音。由嚴格的節奏進於自由的節奏，就相當佛理所說的人生現象之有常、無常，以及真常。我們必須從變動不已的人生，把捉到〝不二〞的真常節奏；只有這種節奏，乃能直指人心，把每個人的品德提昇到完美的境界。

　　明代理學家王陽明先生所作的〝大道歌〞，認定〝聖人與天、地、民、物、同體，儒、佛、老、莊，皆吾之用；是之謂大道〞。其詩句是這樣：

　　　　爾身各各自天真，不用問人更問人。

　　　　但致良知成德業，謾從故紙費精神。

　　　　乾坤是易原非畫，心性何形得有塵？

　　　　莫道先生學禪語，此言端的為君陳。

　　下列是全詩的意譯：（注意第三聯的內容）

　　　　你們每個人，生來就秉賦無私的天真，

　　　　實在不必向人問取修德的道路。

　　　　只須自己獲得良知，便足以成就德業了；

　　　　何必埋頭於書卷，浪費自己的精神呢！

　　　　宇宙的節奏運行，經常都在變動之中，

　　　　並非如一幅圖畫之固定不動。

　　　　內心無形無體，本來清淨；

　　　　自性不生不滅，如何會受到塵垢所侵？

　　　　不要以為我也學人說禪，

　　　　這實在是人人都該明白的真言。

　　此詩之內，強調〝致良知〞乃是聖門的〝正法眼藏〞。（佛學上的〝正法眼藏〞，即是〝無上正法〞）。我們只須〝致良知〞，就能成就德業，不必浪費精神去從書卷之中找尋答案。孔子為易經所作的〝繫辭傳〞云，〝其為道也屢遷，變動不居，周流六塵，上下無常；剛柔相易，不可為典要，惟變所適〞。陽明先生認為〝此知如何捉摸得？見得透時，便是聖人〞。（傳習錄‧下）

　　王陽明先生所作的〝四句教〞，說的更清楚：

　　　　無善無惡心之體，有善有惡意之動。

　　　　知善知惡是良知，為善去惡是格物。

　　儒家思想，孟子說〝性善〞，荀子說〝性惡〞，禪宗六祖惠能說〝不思善，不思惡〞。陽明先生認為〝不思善，不思惡〞就是〝去私欲〞，也就是〝致良知〞。

　　〝格物〞的涵義，〝格〞為〝正〞，〝物〞為〝事〞。這是〝正其不正，以歸於正〞的意思。陽明先生認為，〝欲正其心，在誠意。功夫到誠意，始有著落處〞；然誠意之本，又在於致知也。吾心良知，無私欲蔽了，得以致其極；而意之所發，好善，去惡，無有不誠矣。誠意工夫，實下手處，在格物也。若如此格物，人人便做得；人人皆可以為堯、舜，正是此也〞。（傳習錄‧下）

　　墨子非樂的理由，是：

　　（1）製造樂器，乃是浪費錢財；製造舟車、衣服，纔有實用。

　　（2）演奏音樂，乃是消耗人力；耕織工作，必受其害。

　　（3）聽賞音樂，乃是費時失事；生產受阻，就是浪費。

　　墨子的學生程繁，在〝三辯〞中，認為非樂〝猶馬駕而不稅，弓張而不弛，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能至耶？〞

　　因為墨子只見有形之利而不見無形之益，（就是只見有常，不見真常）；所以荀子評他〝蔽於用而不知文〞。荀子更在〝富國篇〞說，〝墨子之非樂也，則使天下亂；墨子之節用也，則使天下貧〞。如果我們太過重視功利，精神生活就流於空虛；這樣的人生，就是貧乏的人生。（參閱〝樂教流芳〞第54頁）

　　惟信和尚說他自己學禪悟道的過程，值得我們三思：

　　　　老僧三十年前，未參禪時，見山是山，見水是水。

　　　　及至後來，親見知識，有個入處，見山不是山，見水不是水。

　　　　而今得個休歇處，依前見山是山，見水是水。

　　惟信和尚所說的第一階段，屬於凡情的，是基礎工夫。

　　第二階段，屬於超情的。有了知識之後，能分析、好批評，充滿幻想，遂走入自以為是的境界，一時迷失了方向。

　　第三階段，屬於超越的智慧。受過許多挫折，歷經許多磨練；於是醒悟了，乃回到平淡的，更近人情的境界。從外形看來，這與第一階段，完全相同；但其內容則已成熟，較從前進步得多了。

　　清代藝人袁枚（子才）論詩，曾說〝詩宜樸不宜巧，然必須大巧之樸；詩宜淡不宜濃，然必須濃後之淡〞。能夠把相對相成的兩方面，調和運用，乃配稱為〝真常的境界〞。大智慧的人說，〝大學畢業，實在需八年而非四年；因為前四年是入校求學，後四年則是把所學的全部忘記〞。這是用小笑話來說出最深奧的大道理。

　　唐代書法名家孫過庭說，〝學書者，初學先求平正，進功須求險絕；成功之後，仍歸平正〞。開始的平正，是練就穩健的基礎；最後之平正，乃是成熟的表現，等於惟信和尚第三階段的〝見山是山，見水是水〞。唐代高僧黃檗禪師有詩云：

　　　　不是一番寒徹骨，怎得梅花撲鼻香。

　　這正說明真常境界是如何獲得的。

　　唱奏到達〝美善合一〞，纔算實踐了樂教大眾化的開端。把握到真常的節奏，乃能使音樂直指人心，推動每人品德修養之上進。有了這種才幹，纔算認識佛歌創作的正確路向。

貳、佛歌創作的路向

　　中國音樂的根，深植於詩歌之中，其主要目標是求美；有了美，真與善也就與之俱來了。

　　西洋音樂的根，深藏於科學之內，其主要目標是求真；真不一定美，且也不一定善。

　　中國音樂重視詩與樂的結合。諺云，〝取來歌裡唱，勝向笛中吹〞；因為歌中有詞，更易把內容明確地表現。要使佛歌演唱能夠達到理想的效果，應該先作好佛歌的詞句。我期望作詞者、作曲者、指揮者、唱奏者，皆能用真常的節奏去發表佛歌，更盼望各人熟讀佛經之後，並不徒然念佛號或背經文，而是律其詞以成詩，聲其詩以成歌。唱奏能用真常的節奏，佛歌就能增加活力。把佛法融化於生活之中，便能使佛教精神生活化，佛教生活音樂化。

　　宋儒朱熹說得好，〝樂有節奏，學它底急也不得，慢也不得；久之，都換了他一副情性〞。這種〝急也不得，慢也不得〞的節奏，就是人生的真常節奏。

　　宋儒程頤（伊川先生）把禮樂同時解說得更為清楚：〝禮只是一個序，樂只是一個和；天下無一物無禮樂。且置兩隻椅子，攙不正便是無序，無序便是乖，乖便不和〞。

　　為了培植佛歌的創作，我們讚美鄭板橋的設計。鄭板橋愛聽鳥歌，但他並不想聽籠中鳥所唱的囚犯悲歌，他便繞屋種樹；待得綠樹成林，群鳥自然來集，晨夕一片啁啾，有如天樂。只要優秀的佛歌詞句增多，佛歌自然蓬勃生長。

　　生活到達〝詩樂攜手〞，纔算完成了佛歌普及化的基礎。把握到佛歌的內涵，乃能使人心受到薰陶，促使全民精神生活之提昇。獲得這種效果，纔算符合佛歌創作的最高理想。

參、結　語

　　許多人讀過李密菴所作的〝半半歌〞，以為這就是〝中道〞之義。今選錄其中詩句為例：

　　　　看破浮生過半，半之受用無邊。

　　　　半廓半鄉村舍，半山半水田園。

　　　　半雅半粗器具，半華半實庭軒。……

　　　　飲酒半酣正好，花開半時偏妍。

　　　　半帆張扇免翻顛，馬放半韁穩便。

　　　　半少卻饒滋味，半多反厭糾纏。

　　　　百年苦樂半相參，會佔便宜只半。

　　這只是一種處事的態度，並非就是〝中道〞。〝中道〞並不是〝中間路線〞而是〝絕對正確的路線〞；即是佛經的〝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〞，梵文的讀音是ANUTTARA　SAMYAK　SAMBODHI。阿（無）耨多羅（上）三藐（正等，完美的）三菩提（正覺）。〝無上正等正覺〞就是〝最高最完美的覺悟〞，也便是〝不二〞之理；我們就是要憑此超越一切困難。

　　傳說袁枚幼年，嬉戲時跨過孔子先師的畫像，老師責他不敬，給他一句上聯，要他對出下聯，以表悔改；對不出，就要受罰。老師的上聯是：

　　　　目瞳子，鼻孔子，瞳子豈在孔子上？

　　袁枚才思敏捷，立刻對出下聯：

　　　　眉先生，鬚後生，先生不及後生長。

　　這個下聯，非但獲得老師恕罪，而且讚美有嘉。連那句挖苦老師的話，也得到老師寬容，不以為忤。其實，上下聯之內，都隱藏了〝不二〞的妙理；就是兩個境界，相對而融洽，衝突而和諧，襯托出〝後來居上〞的要義，令人喝采。

　　在生命進行中，目瞳鼻孔，各有職守；卻能各獻所長，充分合作。

　　在文化河流裡，先生後生，各有短長；卻能融洽和諧，結成整體。

　　這就是真常節奏，不二妙理；相剋而相生，分歧而統一，能夠和諧使用，就能創出圓滿的人生。
